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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查清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
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
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
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
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
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
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
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
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
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

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
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
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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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志缘情的中国诗歌，本不当与无欲无住的僧
人相干。但在诗的国度，尤其诗的江南，诗歌照样
挤进梵门，赞佛礼佛，证性谈禅，写山水幽趣，抒僧
人怀抱。胡震亨、钱谦益作为诗学巨擘，江南学者，
一个说：“释子以诗闻世者，多出江南。”①一个说：
“江南开士，多博通诗翰。”②他们的结论如此相近，
如此实在。然则，江南僧诗的意趣与情感，及其抒
述的方式，特色何在？它们与江南的地域传统和现
实生态，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因缘？

古代历史的情实：
“江南开士，多博通诗翰”

　　在古代，文化、政治和经济概念上的江南，肇端
于东吴，成型于六朝，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江
南佛教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正如严耀
中所说：近两千年来，江南最有势力的宗教便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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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佛教在江南传播的过程，正与江南的区域特征
越来越明显、在全国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过程相
吻合。① 即以佛寺为例，作为礼佛、修行和弘法的
主要空间，从东吴时创立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开
始，据唐法琳统计，刘宋时已有寺庙１９１３所，萧齐
时２０１５所，萧梁时２８４６所，陈朝１２３２所。② 唐宋
以后，江南的佛寺继续发展，唐朝已是“有寺山皆
遍”③，仅杭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四载，
唐以前有３６０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

４８０寺。
江南诗僧的形成、发展、兴盛和衰微，与佛教在

江南的传播情形也基本一致。明胡应麟说：“沙门
诗昉自晋惠远、道猷辈。”④的确，僧诗和诗僧肇自江
南。东晋康僧渊、支遁、慧远等人喜为诗，齐僧汤惠
休、帛道猷、宝月还被钟嵘纳入《诗品》。《隋书·经
籍志》列沙门诗文集，属江南僧人者：东晋支遁集８
卷、支昙谛集６卷、释僧肇集１卷、释惠远集１２卷，
宋释惠琳集５卷，陈释标集２卷、释洪偃集８卷、释
瑗集６卷、释灵裕集４卷、策上人集５卷、释暠集６
卷。此后，诗僧一直盛于江南。在诗的唐朝，刘禹
锡发现，江左诗僧已自成谱系：“世之言诗僧多出江
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
……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⑤

后来胡震亨承此谱系予以续写：“文、宣之代，可公
以雅正接绪；五代之交，己公以清赡继响。”⑥辛文房
《唐才子传》亦称，唐代诗僧最著者皎然、灵一、灵
彻、清塞、贯休、虚中等８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
时”，继列次后诗僧４５人，亦大多出自江南。⑦ 胡应
麟则特别指出：“唐诗僧越中独盛，辨才、灵一居会
稽，灵澈、处默越州人，皎然吴兴，贯休濲水，皆其著
者也；而寒山、拾得显化台州。”⑧宋代天台僧行肇、
丹阳僧祖可、金华僧保暹，钱塘僧智圆、契嵩、道潜、
道济、斯植，庐山僧惠洪、梵崇等，皆不让世俗诗人；
元代钱塘释英甚至赞沅禅师：“有诗行已久，何必上
《传灯》。”⑨在这位江南诗僧眼里，诗的价值超越了
高僧语录。至明清，江南诗僧群体愈益壮大，如钱
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中，列明及清初高僧

３７人，金陵法吕２人，名僧７４人，计僧侣诗人１１３
位，其中绝大部分出生或出家在江南。一些寺院竟
有多位诗僧，如四明延庆寺圆复、弘灏、空波、佛引、
西来等，皆以诗名。瑏瑠 仅浙江一省，乾隆《浙江通志》
卷二五一载明代浙籍诗僧９８人，诗文集１３３部。

如此，诗僧和僧诗，也就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
特色、一大亮点。许多诗僧无愧于“诗”，他们本就
具备文化精英的厚实学养。如栖居庐山的净土宗
初祖慧远通六经老庄，湖州释皎然“撰六义之精英，
首冠方外”瑏瑡，蒲室禅师“家世业儒”瑏瑢，长洲妙智庵
道衍“喜为儒者博贯该通之学”，山阴普济寺僧博洽
“贯通经范，旁通儒典”，天平山龙门僧良琦“既究禅
理，兼通儒学”，海虞破山寺僧普慈“世业儒”，金陵
报恩寺僧雪梅“讲“‘四书’、《周易》，皆有新理”，长
干寺僧洪恩“博通经史，攻习翰墨”；瑏瑣太仓海宁寺僧
善定能讲“四书”，淮云寺僧惟寅亦能讲解儒书瑏瑤

……钱牧斋曾揭示此一历史情实：“江南开士，多博
通诗翰。”博学重教的人文传统，好尚诗文的地域风
习，同样泽被江南僧人。
江南诗僧能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其诗作能获

得社会的认可，还因为他们从不自闭于空门。他们
热衷与世俗诗人交往，切磋诗艺，酬唱互答。如终
老杭州龙兴寺的唐诗僧灵一，与李华、朱放、李纾、
张继、皇甫冉、张南史、严维、独孤及等为尘外之交；
杼山妙喜寺诗僧皎然，与吴季德、李崿、皇甫曾、崔
子向等友善；江南僧栖白，与诗人李频、刘沧、许棠、
罗邺、张乔、曹松、李洞、李昌符等互为酬答；婺州僧
贯休，与陈陶、方干、李频、吴融、韦庄、罗隐等诗人
声应气求；杭州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
诠等，均与苏轼为方外交……胡震亨批评唐代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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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之后，江南诗僧“转啖膻名，竞营供奉，集讲内殿，
献颂寿辰，如广宣、栖白、子兰、可止之流，栖止京
国，交结重臣，品格斯非，诗教何取？”①恰好说明了
江南诗僧社会交往的开放性。晚明钟惺甚至说：
“金陵吴越间，衲子多称诗者，今遂以为风。大要谓
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
士大夫不雅。”②僧人因作诗而清逸，士大夫因交诗
僧而高雅，他们互为需要，相与沾溉。这让江南的
诗歌增添几分别样风味，也使江南的僧诗多出几分
世俗情怀。

江南诗人的发现：
“趣致之幽，释梵为最”

　　“大率才情之富，闺阁居多；趣致之幽，释梵为
最。”③论意趣或理致，僧诗最深刻、最幽微，浙江兰
溪诗人胡应麟慧眼独具。
既为僧诗，自然少不了赞美佛祖、颂扬菩萨，支

遁《四月八日赞佛诗》、《文殊师利赞》、《弥勒赞》即
是；也多见发明佛理、证性谈禅，如罗什《十喻诗》、
梵琦《西斋净土诗》、德清《六咏诗》。若德清《六咏
诗》，分别咏心、无常、苦、空、无我和生死，其《无常》
曰：“法性本无常，亦不堕诸数。譬彼空中云，当体
即常住。圣凡皆过客，去来无二路。是生不是生，
非新亦非故。智眼明见人，此外何所慕。”此类作
品，多直接宣讲义理、弘扬佛法，诚如钱锺书所评：
“虽涉句文，了无韵藻”、“语套意陈，无当理趣”。④

但显然，诗僧有资格被世人称为诗僧，这样的
诗不当为主流。在江南僧诗里，最多见的情形是，
即便旨在发明佛理，诗人也会借助物象构建一个艺
术化的意象或境界，给人提供心性体验的想象空
间，其“趣致”，就幽然潜隐在这一空间里。看皎然
的《牡丹》：“三春堪惜牡丹奇，半倚朱栏欲绽时。天
下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宜。偷香黑蚁斜穿
叶，觑蝶黄莺倒挂枝。除却解禅心不动，算应狂杀
五陵儿。”“心不动”是本诗要发明的旨意，但整首诗
在咏牡丹，首联和颈联形象细腻，活泼传神，“奇”在
世间芳菲惜尽而牡丹欲绽，“贵”在周身遭受干扰却
不改初衷。此“奇”此“贵”，致“天下更无花胜此”；
此牡丹，是深得禅心的高道化身。全诗融意于象，
浑成无痕。甚得苏轼赏识的杭州僧道潜有诗：“雨
暗苍江晚未晴，井梧翻叶动秋声。楼头夜半风吹
断，月在浮云浅处明。”⑤雨幕遮蔽天光，江上处处昏

暗，由秋风萧瑟梧叶翻动，到夜半楼头风声停歇，最
后月亮穿出云层，世间光明一片。何等形象，何等
亲切，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经验，而佛家理趣
悄然隐含其中，让人想起慧能的《坛经》：“诸法在自
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覆盖，上明下暗；

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善知识，智
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覆
盖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
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⑥自性被妄念遮
蔽，经过修行觉悟而明心见性，趣致幽深，浑然天
成。

除发明佛性，一些诗劝人挣脱世俗羁绊，也尽量
寓理趣于形象。天台僧寒山《山居杂诗》：“重岩我卜
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
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何益？”尽管
诗尾的劝诫非常直白，却通过一个高蹈隐士的形象
而彰显：深居绝域，幽石为伴，看云生云散，察春去秋
来，他以高高在上的觉者姿态，“点破”凡夫俗子的执
迷妄念。而其《偶题》以“美女骷髅”寓人生空幻：“胭
脂画面娇千样，龙麝熏衣俏百般。今日风流都不见，

绿杨芳草骷髅寒。”颜色、气味、状貌、情态，鲜明的形
象，完整的境界，既展示女子俏丽娇媚的风姿情韵，

又渲染画面比照下的幻灭凄凉。文益《看牡丹》意趣
类似：“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
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
后始知空。”劝人趁早看破，必突出牡丹的香艳所散
发的诱惑。这也是江南诗僧常用的手法，如被钱谦
益称为“近代诗僧领袖”的法杲⑦，其《山居》有云：“青
溪绿树横紫烟，春将尽时花倍妍。举世都称眼能视，

几人看到飞花边。”以俗眼看，看到花儿当下妍丽；以
法眼观，察见妍丽转头成空。寓意同文益《看牡丹》，

但沉潜更深，含蓄略胜。

要放下俗想，脱离尘累，坚持信念，须有一副凛
然的气骨，一份豁然的心胸，一种超然的精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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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将此追求融化在“江山高秀，云水孤清”的江南风
物里。南朝陈定法师有首《咏孤石》：“迥日直生空，
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揺风。偃流还渍
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日照
生空的深远，平湖四望的开阔，荡涤凡尘的风浪，流
染山水的朝霞，都成为孤石的背景和烘托。这孤
石，超拔群山，独秀高天。僧人以孤石自照，正所谓
气骨挺然，胸次豁然，精神超然。唐会稽僧灵澈《天
姥岑望天台山》诗：“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寒空。有
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钟惺《唐诗归》评曰：“极
深、极广、极孤、极高。”所咏之华顶峰，精神意趣类
似定法师笔下的孤石。再读齐己的《早梅》：“万木
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
台。”当万木被冰雪冻折，此梅却悄然绽放，独领风
骚，气骨凌寒，清香逸远，堪称“高远冷峭”①。这是
僧人的自我写照，更是他的精神追求。这“趣致”，
亦这般精微。
远离尘嚣，心如止水，对皈依空门的释子，既是

一种历练的过程，也是一种修成的境界。不少僧诗
就表达着这一趣致。皎然有诗《西溪独泛》：“道情
何所寄，素舸漫流间。真性怜髙鹤，无名羡野山。
轻寒苦竹秀，入静片云闲。泛泛谁为侣，唯应共月
还。”真所谓“流水今日，明月前身”②，释子的真性情
就寄托在这溪流野山之间，这鹤，这竹，这云，这月，
与这独泛的幽人相遇，构成一个清高静逸的世界。
灵一《题僧院》诗云：“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
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晚明周
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此诗：“语不入禅，而有禅
韵；是诗僧，非悟道僧。闲月引行，松萝带雪，景何
幽也；山云应接，禅隐众多，境何胜也；总见僧院之
雅僻。”可谓语语中的。再看智圆的《寄栖白师》：
“深隐空林下，清幽绝外缘。雨窗封岳信，苔井滤秋
泉。门静来沙鸟，庭闲噪晚蝉。凭栏独相忆，残日
下遥天。”深隐清幽的山林，断绝外缘的释家完全与
自然合一。这“趣致之幽”，亦堪为“最”。
僧诗寄趣的境界也并不一律清冷，一律孤寂；

它还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尤其在禅宗大兴于江
南之后。皎然《独游》：“临水兴不尽，虚舟可同嬉。
还云与归鸟，若共山僧期。”摆脱了世事纠缠的禅家
心情畅快，驾轻舟嬉浪，与云鸟相期，浑然不觉“独
游”的孤寂。齐己的《早莺》，绘声绘色，形神兼备，

让人悦目赏心：“何事经年绝好音，暖风催出啭乔
林。羽毛新刷陶潜菊，喉舌初调叔夜琴。怕雨并栖
红杏密，避人双入绿杨深。晓来枝上千般语，应共
桃花说旧心。”看绿树红花，听天籁之音，悠然自得，

神思飞扬。契嵩《泛若耶溪》：“越水乘春泛，船窗掩
又开。好山沿岸去，骤雨落花来。岸影樵人渡，歌
声浣女回。沧浪无限意，日暮更悠哉。”画面丰富颇
有动感，轻松愉悦弥漫全诗。明代鄞县延庆寺僧大
冋《闲行》：“散漫及春游，逍遥得自由。在山常见
鹿，近水不惊鸥。岸口花初动，崖根雪尚留。翻怜
今日乐，尘世几人愁。”在江南的山水花木中逍遥，
体验自由自在的快乐。还是梵琦说得直截：“今骑
沙苑马，昔踏洞庭鱼。结缆荷边宿，移家竹里居。

好风横笛晩，新月上帘初。每忆江南乐，功名有不
如。”③这最后一联，真道出了江南文化的一种品质。

有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田园村舍———那片同
样干净素朴的土地。惠洪吟：“昨夜江村雨一犁，白
沙江路晓无泥。戏波拍拍凫雏暖，掠岸翩翩燕子
低。”④春天的江村，明洁而温馨，清新而灵动，这是夜
雨之后的明洁，这是春风过处的清新。大冋则展示
如此一幅《江村夕照图》：“江村水国幽，云树半含秋。

落日晒鱼网，凉风送客舟。香秔黄早刈，硕果熟先
收。官税供输外，民歌乐未休。”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江村里，夕阳将满足倾泻，歌声把欢乐传送。

这些诗作，使人想起钱穆的一席话：“当时的禅
宗兴起，实在是南方中国人一种新血液新生命，大
量灌输到一向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国旧的

传统文化大流里来的一番新波澜新激动……从此
悲观厌世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中国的一片天机，

活泼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转眼间，均已‘天堂
化’，‘佛国化’。”⑤

江南诗僧的辩解：
“至人不遗情，古之高僧犹不能免”

　　《坛经》云：“僧者，净也。……自心归依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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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自性本清净，七
情六欲皆污染。“高高山上云，自卷自舒，何亲何
疏？”①因此，佛教更重视入定中的纯精神体验，超脱
现世，离情去欲，以获得无上正觉。大量僧诗即抒
写此类精神体验。不过，僧人尽管出家，却无法脱
离生长于斯的文化土壤。受特殊的地域因素影响，
较多的江南僧诗呈露俗世情愫。
晚明江南释正勉、性氵通合编《古今禅藻集》２８

卷，钱锺书评曰：“所辑自支遁以下僧诗，乃释子之
诗，非尽释理之诗……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
为理语。僧以诗名，若齐己、贯休、惠崇、道潜、惠洪
等，有风月情，无蔬笋气。”②尽管说得有些绝对，但
钱锺书敏锐地发现：僧诗的内容并不单一，不少江
南诗僧存有俗世情怀。其实不独唐、宋，其他朝代
的江南诗僧亦如此。

《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何景明
则谓：“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
夫妇之间。”③从自然本能的男女之欲，到人文社会
的夫妇之情，一直是中国文学表现的主题。释家却
认为人生虚幻，情爱无常。青年时的摩诃迦叶出家
之前，即以厌恶情欲、乐修净行为世称道，此后出家
的僧人更以男欢女爱为“色戒”，正所谓“欲界无
禅”、“禅界无欲”。④ 然而，江南诗僧却常有对爱情
的咏叹。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谓：“释子工为诗，
尚矣。休上人赋《别怨》，约法师哭范尚书，咸为当
时才士之所倾叹。厥后比比有之。”其中提及汤惠
休的《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巷中情
思满，断绝孤妾肠。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
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
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
堂。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思妇见泻楼月光而
生思念，觉动帷秋风遂起悲情，叹岁华摇落，痛青春
不再。此类作品，确乎“厥后比比有之”。如宝月
《估客乐》四首，以吴地女子的口吻，吟唱对情郎的
依依惜别和深情忆念。而灵一《送人得荡子归倡
妇》，则突出思妇由爱而生怨：“垂涕凭回信，为语柳
园人。情知独难守，又是一阳春。”入明以后，随着
主情思潮的兴起，江南僧诗抒写爱情的作品渐多。
如海盐僧文湛《渔妇词》：“陶侬家住太湖边，出没烟
波二十年。不愿郎身做官去，愿郎撒网妾揺船。”肺
腑之言，与民歌的体式一样朴实。这类爱情诗，有
些也许寄托了佛教理趣，如沈德潜《古诗源》评汤惠

休《怨诗行》：“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
证禅也。”但其中的禅理显然被浓烈的情爱所遮蔽，

因此钟嵘评之曰：“惠休淫靡，情过其才。”⑤类似如
明代临海僧宗泐《寄远曲》：“美人别时春尚早，清池
坐见芙蓉老。湘江水满鹧鸪飞，梦中历历相逢道。

黄金可变石可移，此心皎皎终不欺。”郎君远离，美
人相思而成梦，忧伤以终老。其间虽隐含道心，全
诗却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忠贞不渝的情痴形象。我
们发现，即便在南朝之后，涉及男女情爱的江南僧
诗也多采用乐府体，其抒写的内容和方式，甚至所
用的词和韵，均可见出南朝吴歌、西曲的痕迹。用
乐府体写男女情爱，既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
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

僧诗写爱情如此柔肠百转，述亲情同样真挚感
人。亲情里，无疑母子情感最为深挚。可是，印传
佛教的投胎转世以及观身不净说，多少会弱化母子
亲情；而僧人出家侍佛，本欲了断凡间私情，故排佛
者每责之以不孝，斥之以无情。然而在江南，怀母
的情韵时常低回萦绕，布满山林。洪恩《秋日送月
上人省母》：“十载离乡井，秋风返故林。拭干抛泪
眼，方慰倚门心。乍见犹疑面，初闻未辨音。无嫌
衣太短，能识别时针。”母子重逢，且喜且悲，相见不
相识的酸楚，辨针不辨声的慰藉，百感交集，情真意
切。而大多时候，出家的僧人只能将这份思念潜藏
心底，如嘉兴崇福寺僧明旷《怀母》：“极知深省侍，

无奈越山林。真有分飞感，难为出世心。石门遥气
色，板屋郁春阴。白发高堂梦，翻成《游子吟》。”几
分牵挂，几分忧愁，几分感激，几分无奈。而在对已
故慈母的怀念中，最让他们揪心的痛楚，就是未能
报答养育之恩。四明延庆寺僧佛引，在母亲墓前恸
号：“髫年辞世网，十载隐桑门。甘旨何曾供，形骸
空复存。悲风寒惨骨，落日暗销魂。忍睹巢林鸟，

长怀反哺恩。”⑥不能供养慈母，男儿徒具躯壳，大悲
大伤里夹裹深深的自责。僧诗抒发强烈的怀母情
感，也与区域文化相关联。盛唐时，江南的九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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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藏王菩萨圣地，地藏王菩萨以孝道称，《地藏
菩萨本愿经》为佛门孝经。这孝，你可以说是义理，
是援儒入佛。据大乘佛经载，地藏菩萨初为婆罗门
女，母亲去世后，她“忆母倍于常情众生之分”①，因
而感动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间流露出浓烈而真
挚的情感。巧的是，在江南这同一片土地上，随后
诞生了湖州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从此，这位地藏
王菩萨，一直为江南僧人顶礼膜拜；②这首《游子
吟》，亦屡屡化入江南僧人的怀母诗。
江南诗僧也多写友情。友情最强烈而集中的

释放，莫如生离死别。且看灵一《送别》：“凭高莫送
远，看欲断归心。别恨啼猿苦，相思流水深。翠云
南涧彩，丹桂晩山阴。若未来双鹄，辽城何更寻。”
别时登高欲断肠，去后相思如流水。明僧如愚《留
别因公》：“岁晏寒霜降，行人自苦心。微躯蜩翼薄，
长路马蹄深。慰别仍留步，相期更寄音。烟霞虽万
里，情在未分襟。”这些系抒写“与君生别离”。而友
人亡故，造成“死别”，诗僧感受如何？汉代传入中
土的佛教，宣传精神不灭，随复受形。死亡，不过是
六道轮回必经的一个过程。可是，江南诗僧却常为
好友的逝去悲情四溢，涕泗满襟。如灵一《哭卫尚
书》：“画戟重门楚水阴，天涯欲暮共伤心。南荆双
履痕犹在，北斗孤魂望已深。莲花幕下悲风起，细
柳营边晓月临。前路茫茫向谁问，感恩空有泪沾
襟。”尤其在修行得道的高僧，死亡本是“涅槃”，是
往生乐土。可是，仍有不少江南诗僧伤心欲绝，哀
号不已，如法杲《挽寒山坤禅师》：“幻海苍茫路杳
冥，万竿风竹冷荒亭。河神力拥千花塔，门弟亲传
一芥瓶。乱木晓牵春雾白，远峰寒被夕阳青。回头
恨杀枫桥水，呜咽留人未忍听。”江南僧诗如此发抒
世俗友情，亦与江南人的文化性格相关。来自北朝
的颜之推曾经发现：江南人更多愁善感，其《颜氏家
训·风操篇》述及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
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
路言离，欢笑分首。”北人欢笑分手，南人却早就认
定“悲莫悲兮生别离”。
江南僧诗其实涵盖了俗世所有人情。对此，天

台僧宗泐洪武十年作出这样的辩解：“至人不遗情，
古之高僧犹不能免。如梁慧约，以苦行得道为帝王
师，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赋诗曰：‘我有两行泪，不落
三十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③宗泐以南朝
慧约诗为例证，恰揭示了江南僧诗“不遗情”的脉

传。这一脉传，是古典诗歌“缘情”功能的潜在体
现，更与江南区域有着文化上的因缘。《汉书·地
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
同，系水土之风气。”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则云：“地理之影响于人生者有二：一曰天然环境，

二曰经济条件。地理不同，斯国民性亦随之而异。
……若南朝乐府，则其发生皆在长江流域，山川明
媚，水土和柔，其国民既富于情感，而又物产丰盛，

经济充裕。”和柔的自然环境造就江南人富于情感，

无怪乎极力强调文艺抒情性特征的学人，大多产自
江南：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钟嵘“摇荡性情，形诸
舞咏”，萧统“属辞婉约，缘情绮靡”，萧绎“唇吻遒
会，情灵摇荡”④……此外，丰裕的经济条件也对僧
诗产生重大影响。中唐后，江南日益成为农业和商
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佛教世俗化的程度随之
不断加深。最明显的是大历后江南影响甚广的禅
宗，如源于江西覆盖江南的马祖禅，延至宋元一直
不歇。皎然《禅思》即云：“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
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未曾喧。”为求与俗众相互适
应，僧人修正着自己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在诗中
渗入更多俗世情愫，亦为势所必然。尤其晚明，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思潮兴起，张扬情欲的王
学左派渗入禅宗而致出现“狂禅”，使江南僧侣世俗
化和市民化程度达到极至，“禅宗不知不觉开发了
人的个性意识……在‘自然’、‘适意’的旗号下，给
七情六欲的放纵开了一个方便之门。⑤”如金陵诗
僧洪恩，“友人辈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
剧，亦欣然往就”，“有侍者数人，皆韶年丽质，被服
纨绮，即衵衣亦必红紫，几同烟粉之饰”。奇怪的
是，如此性情佻达，不拘细行，却深得信众仰慕：“至
吴越间，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城郭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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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艺术论评

①

②

③

④

⑤

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忉利天宫神通
品第一》。

明旸：《佛法概要》，第１６６页，“明朝的紫柏、莲池、憨山、蕅益四
大师和先师元瑛大师，都特别推崇地藏菩萨”可为参证（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宗泐：《蜕庵集跋》，见张翥《蜕庵集》卷末，《四库全书》本。

分见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２０、９９页，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１、３９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萧统：《哀策文》，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
集》卷九五，《四库全书》本；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知不
足斋本。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１０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罢市。”①这足见江南僧人世俗化的程度，因之此一
时期抒发俗世情感的僧诗亦最为丰富。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
若。”②江南的青山秀水，江南的无限风物，为诗僧
提供了无限趣致的依托。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
心顿悟，万法皆空，江南僧诗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
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
击道存。自然，江南文化并非静态，僧诗的特质亦
未凝固。六朝时以玄学释佛理，江南僧诗不仅带有
玄学的思辨特色，且观照山水，“感自然的真趣，悟
幻化的人生”③，经常抒发万念沉寂、伤感落寞的遁
世情怀。陈、隋之际开始的天台宗，“已偏重在现实
人生之心理的调整上用工夫，这已走入了中国传统
文化要求人生艺术化的老路。再由天台转入禅宗，
那个趋势更确定，更鲜明了。而且也更活泼更开展
了”④。这在上文所举僧诗里都有明显表现。总
之，山光水色的自然灵气，高蹈隐逸的价值取向，向
往自由的人格精神，疏离政治的民间风习，使佛教

更易在江南得以传播发扬，更易潜入人心深处；同
时，丰富细腻的情感积淀，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审
美主义的艺术气质，博学重教的人文传统，使江南
僧诗更具备诗的特征，更富有感染人心的能力。正
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
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至十七
世纪前叶江南城市化与诗文新变”（０９ＢＺＷ０３０）、上
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建设项目（Ｓ３０４０３）的
阶段性成果〕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第６９２、６９３页，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②　《菏泽神会禅师语录》，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２卷，第４

册，第９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③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第９３页，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１６６页。又１６７页：“唐代禅宗诸

祖师，……几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是在江南岸的人。”

（责任编辑：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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